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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流年碎影

在夏季闷热的午后，一场酣畅淋漓的雨，如大自然派遣
的使者，匆匆降临。雨幕如织，将天地间洗刷得焕然一新。
待雨渐渐停歇，空气变得清新湿润，我怀揣着对自然的向往，
信步来到三门峡的涧河边。

远远望去，涧河宛如一条碧绿的丝带，蜿蜒在城市的边
缘。而河畔那片荷花池，像是被大自然打翻的颜料盒，肆意
渲染出一片生机勃勃的夏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
样红。”眼前的景致，宛如一幅天然的水墨画卷，瞬间将我带
入一个如梦如幻的世界。

走近荷花池，那荷叶层层叠叠，挨挨挤挤，宛如一个个碧
绿的大圆盘。每一片荷叶上，都滚动着晶莹剔透的水珠，恰
似一颗颗璀璨的珍珠，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烁着五彩的光
芒。微风拂过，荷叶轻轻摇曳，水珠便在荷叶上欢快地跳跃，
仿佛演奏着一曲美妙的乐章。

而在这层层荷叶之间，荷花亭亭玉立，宛如娇羞的少女，
粉面含春，惹人怜爱。有的荷花还是花骨朵儿，像一个个害
羞的小姑娘，涨红了脸，在荷叶的簇拥下，偷偷打量着这个新
奇的世界；有的花瓣儿全展开了，露出嫩黄色的小莲蓬，在微
风中轻轻点头，宛如优雅的舞者，在荷叶搭建的舞台上翩翩
起舞；有的荷花已经凋谢，只留下一个个翠绿的莲蓬，宛如精
致的小碗，里面镶嵌着一颗颗饱满的莲子，诉说着生命的轮
回与延续。凝神间，忽见青碧荷叶上黑影一闪，原是只青蛙
纵身跃入水中。“咕咚”声响处，银亮水花飞溅，恰有几滴落在
近前莲叶上，聚成浑圆一颗，沿着叶脉缓缓游走，最终悄然坠
回塘中。荷风裹着清甜掠过鼻尖，满目翠盖中，红衣随波轻

摇，连那蛙鸣水响都成了消暑的韵脚，让人从里到外都透着
清凉。

此时，池边早已聚集了众多前来拍照打卡的人。他们或
是手持专业的相机，用镜头捕捉荷花的每一个动人瞬间；或
是拿着手机，摆出各种姿势，与荷花合影留念。孩子们在池
边嬉笑玩耍，追逐着蜻蜓，笑声在空气中回荡，为这宁静的画
面增添了几分活泼与生机。老人们则坐在一旁的长椅上，静
静欣赏着荷花，脸上洋溢着安详与满足的笑容，在荷花的世
界里，找回那份遗失已久的童真与宁静。

看着眼前这热闹的场景，我不禁想起了古代关于荷花的
诸多诗词。“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周敦颐的这句
诗，如一道清亮的光，穿透岁月的尘埃，映照在这满池荷花之
上。荷花，生于淤泥之中，却能保持自身的洁净与高雅，不与
世俗同流合污。这份超凡脱俗的品质，让荷花自古以来，便
成了文人墨客笔下赞美的对象，也成了人们心中高洁品格的
象征。在这喧嚣的尘世中，我们每个人都如同在淤泥中挣扎
前行的行者，面临着各种诱惑与挑战，而荷花，就像一位智
者，以它的坚韧与纯净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应坚
守内心的那份纯真与善良，保持自己的高尚情操。

思绪在荷花与诗词间穿梭，我也忍不住诗兴大发：“碧叶
连天暑意轻，粉衣摇曳立娉婷。荷香漫染晴光里，笑靥融风
解夏酲。”当诗句脱口而出的那一刻，我仿佛与这满池荷花融
为一体，成为这幅夏日画卷中的一部分。

暮色渐浓时，游人渐渐散去。我站在岸边，看晚霞把荷
花染成淡紫色，像谁给它们披了层薄纱。忽然明白，古人爱

荷，爱的是它的品格；今人爱荷，爱的或许更多是它带来的治
愈——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总有些东西值得慢下来：慢
下来看一片荷叶舒展，慢下来等一朵荷花绽放，慢下来听一
场与自然的对话。

晚风掀起衣角，带来最后一缕荷香。我知道，等明早再
来，这池荷又会换一番模样：或许有新的花苞初绽，或许有老
的莲蓬低垂，但不变的，是那份“出淤泥而不染”的坚守，是那
份“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热烈，是那份与人间烟火相映成趣的
温柔。

月上柳梢时，我踩着月光往回走。身后的涧河仍在轻轻
流淌，荷花的影子在波心里摇晃，像一首没写完的诗，等着下
一个清晨，续写新的篇章。

少年爱烈酒，中年喜茗茶。
从爱酒到喜茶，是一个人自我成长的过程；更是个体与

亲人、家庭，或离或散却终究相亲相守、骨血交融的悠长旅
程……

从前年少，求学离家，每每归乡，亲友相聚，与老父长兄
热聊胡侃，豪情百丈，激动处总要执壶倾杯。纵使不得大醉，
也要喝到目眩神迷，直至第二日卧榻不起面色萎靡，吃不下
父亲做的红烧肉、水煮鱼，只喝得进母亲调煮的一碗甘甜又
辛辣的热姜茶。

后来成家，有孩。再归家，坐在酒桌旁高谈阔论举杯酣
饮的往往成了爱人。姑爷陪着老丈人、大舅哥，一喝就是半
宿。也是，久违团聚，开心对饮，无可厚非。而我沦为配角，
也不怨怼，陪母亲收拾好厨余，哄好孩子，再悄然泡一壶暖胃
的茶——那时阅历尚浅，对茶亦无研究，送到父兄爱人席间
的，无非是放了蜜的菊花茶或一壶煮得酽酽、飘着浓香的黑
砖茶。

少喝酒，多喝茶。我执壶笑说，却忘了给身后仍在忙碌
的母亲也倒一杯茶，让她暂歇一会儿。

步入三十岁那年，父亲忽然查出重疾。全家人的相聚地
点，很多时候转移到手术室外、医院病房。

父亲第一次术后出院，已是深秋时分。金黄色银杏叶纷
纷飘坠，我们陪父亲步入医院附近一家雅致的茶社。之所以
选择在这里聚餐，不仅是因为这里菜品清淡营养，适合大病
初愈者，更因为父亲住院时曾不止一次地眺望病房窗外这家
被银杏树掩映着的优雅店面，喃喃道，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
能下床走进那扇门，吃一顿饭、喝一杯茶……

病后遵医嘱，父亲戒了酒。餐桌中央雅致的瓷壶中，从
前浓烈恣意的酒，换作了清淡平静的茶。

茶是陈皮白茶，有些年份的老寿眉，入口醇香，寓意也
好。我给父亲斟上，道：“金木水火土，茶中蕴五行。酒虽好，
却伤身。茶虽淡，却养人。从前喝酒，今后喝茶。”

那天的团圆餐如杯中之茶，安静，平淡，却满口余香，醇
韵悠长。

又一个银杏金黄的秋季到来时，父亲已离开我们。那之

后的日子，每逢年节团聚，家里的餐桌上，酒无声退席，家人
举杯祝福时，轻酌的尽是暖香清茶。

长兄的家里摆上了茶台，一壶数杯。喝的茶并不见金
贵，却朴实自然，如揭盖即香远益清的茉莉花茶，浴沸水而甜
香醇厚的正山小种，抑或当年和父亲对酒时曾饮过的黑砖
茶。撬一茶块，放入当地的山泉水中慢煮。暖暖阳光下，红
泥小火炉，茶香浮满室。咕嘟咕嘟的茶水声里，我们与兄嫂
执杯对坐，轻声聊着工作、生活、子女。不远处的厨房里，锅
铲碰撞的叮当声如配乐传入耳中，那是母亲孤独却任劳任怨
的身影。

入冬后，接母亲来家小住。此时的我已渐入“茶坑”，慢
慢走上了喝茶、品茶、爱茶之路。

不记得是哪一天，突然要置一张茶桌。于是客厅靠窗的
数平方米便成了弥漫着茶香的一方小天地。

胡桃木色的松木小茶桌，青花瓷的盖碗，紫砂的茶壶，
汝 瓷 、建 盏 、琉 璃 、水 晶 等 各 色 的 茶 器 ，从 茶 桌 延 伸 到 茶
几、电视柜，最终逐渐占领整个家。与此同时，我开始研
究 各 类 茶 的 品 性 、冲 泡 手 法 、口 感 、年 份 …… 业 余 时 光 不
再空白无趣，因为无论窗外是阳光普照抑或珠雨连绵，窗
内这一方小小茶桌前，总有一壶热茶，数只茶盏，陪着你
与时光轻歌曼舞。

独处时喝茶，读书或写字、练书法，都是绝配。茶不语，
你亦不语，飞扬灵动的只有思绪、文字、茶香与墨香。

与家人共品，亦别有一番温暖。放学归来的小小少年，
放下书包兴冲冲奔至桌前：妈妈，今天又泡了什么茶？

你猜。
绿茶？
白茶？
起初猜错的时候多，慢慢地，小儿郎也尝出了茶与茶之

间的区别：红茶是浓香，绿茶是清香……他最爱茉莉花茶，曾
多次在上学前悄悄捏一撮放进保温杯，到了学校，还炫耀似
的分给同学们品尝：“我舅舅从北京带回来的，香吧！”

母亲在我这里小住时，也渐渐习惯了喝茶。她因睡眠不
好，对绿茶之类总有顾虑，我便煮泡黑茶于她。一盏小烛，一

只小壶，将长了漂亮金花的茶块投于水中，轻温慢煮，茶香渐
次氤氲。我拿出为母亲特意准备的青花瓷压手杯，将仍在厨
房忙碌的她拉至茶桌前：“爸爸去了，您还有我们。人生之路
那么长，有些时候，您也该停下来，喝一杯茶。”

母亲坐下，像小时候我们在父母面前的样子，噙一口茶，
脸上露出顺从而满足的笑容。

“香不香？”
“香。”
“喜欢的话，我准备点，你走时带上。”
话音刚落，家门被轻轻打开。是同住一个小区的公婆来

了，提着金澄澄的橘子。他们知道母亲总嫌待在我这里无
聊，所以每天都会抽时间来陪她聊聊天。

公婆来了，茶杯便要加两个。我忙又烧水，洗了为他们
二人准备的茶杯，公公的是紫砂敞口杯，婆婆的是水晶花瓣
杯。三人在阳光倾洒的茶桌前围坐，就着一炉热茶、一盘金
橘，聊起某个话题，笑声如茶香，飘满整个客厅。

“爷爷奶奶，姥姥，妈妈——我回来了！”一声稚嫩的欢
呼，唤得围炉煮茶的人们纷纷回头，随即绽开一朵朵灿烂的
笑脸。

人间烟火暖，茶中日月长。茶香和着亲人的欢笑与真
情，从半开的窗户中飘出，如朵朵金色嫩芽，携着爱与希望的
种子，渐渐飞向远方。

蝉是夏天的歌手，没有蝉，聒噪
的夏日是寂寞的。

走在日益扩张的钢筋混凝土筑
就的喧嚣小城，一阵阵热闹的蝉鸣
似乎乘着风声从故乡传来，和这异
乡城市道旁树上的蝉鸣交融连接，
在夏日灼烧的热浪里形成一章恢宏
的交响乐。

蝉鸣唱得最热闹的时节是每年
的六七月，天气愈热，蝉鸣得愈加繁
闹。这个时节，故乡沟坎的每棵树
上几乎都有蝉鸣，它们“哕哕”的叫
声渲染着夏日热烈的气氛。

记忆中蝉的种类还真不少。最
早鸣唱的是一种被我们称为“小知
了”的蝉，它长满黑麻点，个头有大
拇指一节大小，往往成群集结，这种
知 了 很 傻 愣 ，用 手 一 捂 就 可 以 捉
住。给我们极大乐趣的是六七月粉
墨登场的“歌手”，我们称之为“大麻
知了”的一种蝉。这种蝉体形硕大，
外形精致，叫声大，是我们心中真正
的知了。但捉这种蝉可不是一件简
单的事，需要工具，亦需技巧。

捕蝉的工具很简单。首先要在

牛尾巴上拽一根长而结实的牛毛，
然后把它捻成一个活套，绑在艾蒿
或高粱秆上，插入一根长竹竿固定
好 ，捕 蝉 的 神 兵 利 器 便 算 做 好 了 。
见到哪一棵树上有知了，便小心翼
翼地把套子伸过去。知了很精，见
了套子便往后退。这时你不能急，
要慢慢地随着知了移套子。如此几
个回合，知了便对套子没了戒心，便
会拿前肢和套子玩。你只要见套子
过了蝉的眼睛，用力一拉便会把知
了套住。如果知了侥幸逃走，下次
它见了套子就会飞走，绝不会再给
你机会。除了这种知了，还有一种
知 了 ，它 叫 起 来 长 短 交 织 ，抑 扬 顿
挫，像纺车的声音，我们都叫它“纺
花知了”。这种知了，个头很小，只
有一节小拇指大小，除了翅膀是黑
的，通体橙红，很漂亮，但它数量极
少，也极难捕捉。在郁郁葱葱的树
木间，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它就立马
停止歌唱，让人根本不知道它的位
置，更不要说捕捉了。

夏日的夜间最有趣的就是捡知
了 猴 。 我 们 常 常 在 晚 上 八 九 点 出
动，拿着手电，在树根处寻找，就会
捡到很多知了猴。捡知了猴也是有
风险的，稍不留意便会被蝎子蜇或
被一种叫“土鳖”的虫子咬。我就被

“土鳖”咬过一回，至今食指上还留
有疤痕。我们往往把捉来的知了猴

盖在碗下，期待它能羽化为蝉，但记
忆中几乎没有一只羽化成功的，即
使出了蝉蜕，它们也成了不能飞的
残疾。奶奶说：“你捉了它，它生气，
便成了残疾。”

蝉的一生是短暂的，“待到秋风
白露时，又是秋风送秋蝉”。到了秋
天，夏日里精灵的蝉，终抵不过秋风
的肃杀，僵直地从树上跌落，被蚂蚁
噬咬，被鸡鸭啄食，进而化为埃土，
便结束自己短暂歌唱的一生。

看似寻常的蝉其实是极不普通
的，它一般在地下蛰伏三四年才可
以出世。有一种黑蚱蝉竟然需要十
二到十三年，甚至十七年之久。在
漫长的黑暗里，蝉靠吸食植物根液
为生，只等一朝破土羽化，可之后它
们的生命也不过三十天左右。蝉素
来 都 是 古 人 心 中 圣 洁 、崇 高 的 象
征。“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烦
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都是对蝉高
洁品质的歌颂。蝉还是人们心中的
通灵之物。人们把玉石雕成蝉样，
戴在帽上，佩在腰间，以求吉祥。古
人还把玉蝉放在逝者的口中以求沟
通天地，羽化飞升……

每个夏天，童年的蝉鸣都会在
我午夜梦回时“哕哕”响起。它响在
我童年走过的乡间小路旁，响在绿
影摇曳的树丛里，响在从故乡方向
吹来的夏风里……

南窑在我们县城南边，过去洛河，再往南走不到百米，
就是南窑。

南窑的窑洞主要在后山。后山是有名字的，我隐约听
人说过，南窑的后山好像叫伏龙山。伏龙山上有一个寺院，
名叫兴国寺，又名定林寺，我们当地人习惯叫南寺。南寺大
有来头，据传，其始建于五代后周广顺年间。《佛学大辞典》
记载，达摩祖师端居此寺而逝。南寺原有一口大钟，敲响之
后，可以声闻十里，卢氏古八景之一“南寺晓钟”说的就这
个。站在南寺，整个县城尽收眼底。

南 窑 的 名 字 怎 么 来 的 ，我 想 跟 南 窑 后 山 的 窑 洞 分 不
开。南窑以前什么样，我不太清楚。我总觉得南窑早先的
居民应该都住在后山的窑洞里。他们什么时候搬到山下
的，我不知道。山下后来都建起了房子。原来，大都是一些
瓦房。慢慢的，很多都变成了楼房。剩下不多的瓦房，也被
盖起来的楼房遮掩了。

我父亲后来大部分时间住在南窑。父亲在南窑的住
所，原来也是一座瓦房。瓦房有四间，父亲住了最南头的一
间。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靠近屋檐的地方有一棵柿树，院子
西南角有一棵杏树，北边有一块菜地，院子里摆了不少花花
草草。这房子盖起来有几十年了，后来有一年开始漏雨。
父亲找人修修补补，又坚持了几年。再后来，瓦房被拆掉
了，盖了楼房。

从父亲住的地方出来，屋后是一条大路，大路一边通到
县城，一边通到南边的国道。穿过大路，有一条小路通到后
山。从小路上去，没多远，就可以看到山上的窑洞。那些窑
洞塌的塌、坏的坏，已经不成样子。窑洞前还有零星几所老
房子，也是墙倾梁倒、破败不堪。老房子周围有几小片菜
地，显见是南窑的人侍弄的。

我在那些破败的窑洞前站了一会。我怔怔地望着那倾
塌的窑洞，望着窑洞口塌陷下来的黄土，以及后面幽暗的洞
穴，我恍惚看到南窑早先的居民在那里进进出出。日复一
日，太阳升起又落下。

那些窑洞后面是高高的土山，有十几米高的样子，切面
整齐陡峭，崖顶有一排松树探头探脑。这些松树不知道有
多少年了，苍劲屈曲，仿佛在无言地诉说着什么。我总觉
得，它把南窑的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多少年过去
了，多少次日升日落，南窑的大事小情都在它那里。它珍藏
着南窑的过去和现在，珍藏着它全部的隐秘和心跳。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离开那些倾塌的窑洞，沿着山路往
北边走，从一个小土洼过去，上面有几座老房子。这几间老
房子有的还住着人。它们低矮、破旧，但依然有大山里的农
民过来住在这里。我在这里遇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他
一个人默默地站在老屋前的寒风中抽烟。我给了他一根
烟，他热情地把我让进屋里。老人告诉我，他从几十里外的
山里来，因为担心一个人在老家一旦有个头疼脑热，看病不
方便。但住到这儿，又无事可干，他就过一会去院子里，朝
远处看看。老人有一个孙子，在遥远的浙江打工。他还有
一个孙子，是个傻子。老人说完又续了一根烟。他说，他过
年就在这里。

离开老人的院子时，他指了指对面一个同样低矮、破旧
的屋子说，这里面住了一对夫妻，他们的家在豫南，他们四
十多年前来到咱们这里，在这个屋子已经住了三十多年。
他们有一个儿子，在县里工作。我没有见到那对老夫妻。
我想，他们之所以选择住在这里，大概也是想图个清静。

跟老人分开时，他说你慢点走。我已经走出好远了，看
到他还站在那里。我又往前走了一段，天空雾蒙蒙的。走
远了，那些窑洞和老屋就变得朦胧起来、隐约起来。

大暑，露出赤诚的内心
□徐慧根

蝉鸣在叶子上
展开想象，将翠绿及身后的浓荫
大片大片地铺展开来
极致的限度，或用夸张
与不可阻挡的通感
拆除万物存在的隔阂
一切眩晕消失
天地宽敞而透亮
这是大暑。炎热
扑棱棱，扑棱棱
激荡着凌厉的翅膀
往高处飞，或向低处降落
叶子上的蝉鸣
每一个细节都被带动
跟随着，上上下下
尽是昂扬和鼓舞
远远地望过去
不再持有任何疑问
清晨是爱，傍晚也是爱
蝉鸣，用叶子
承载的讲述
把这样一种不容更改的情愫
传递给头顶的白云
重新开口说话
加大分贝
这是大暑。蝉鸣布置的
修辞，不断扩大
沿着叶脉的方向迅速拓展
成为一门值得研读的学科
其中的阴影无限缩小
尘土也不再聚拢
各式的消极四散之后
节令真实，露出赤诚的内心

组诗三首
□南国民

云

一座山
飘浮在天空
长出想象的
翅膀

风

一匹马
走在季节里
沿地平线
扬蹄飞翔

雨

一朵云，风
鼓动着帆
疾驰在无垠的蓝天
太阳瞪着眼睛
火辣辣，盯得云朵害羞
无处躲藏，倏然溜向大地
沾起一个个泥泡
顷刻，大地讲述水的寓言
淅淅沥沥……

茶中日月长
□青颜如风

南窑的窑
□寇洵

风中蝉鸣
□高鹏远

荷 边 偶 记
□孟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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